
更深的信靠—抗 NMDA受體腦炎家屬見證 

 

 在 2013年的 8月下旬某天，14歲女兒恩國二升國三暑假正放假在家，她有點

發燒和想嘔吐症狀。 早上我先去辦公室處理一些事，突然接到電話說恩在浴室

昏倒了。 我趕緊回家一路禱告，在樓下看到救護車已到。 我和他們一起上樓、 

看到恩被抱到客廳沙發上失去意識，半邊臉已摔得瘀青。 我在她耳邊喊：『 奉

耶穌基督之名， 令昏迷離開恩 』。她清醒了睜開眼睛看我一眼，接著被送上救

護車到新竹馬偕醫院急診室。 在急診室檢查時她意識已都清楚，有點發燒打完

點滴觀察後就回家休息。 醫院排幾天後再去門診，我以為沒事了，卻是試煉正

要開始。  

   

在幾天後到馬偕門診時，我覺得她的精神特別亢奮，會重複講同一件好笑的事。  

我覺得有點不太對勁，接著門診後第二天，恩又輕微發燒，接著她說很痛苦，她

的腦袋跟以前不太一樣，從來沒有過的感覺，腦子裡會聽到一個聲音一直重複， 

右手痠痛，東西吃不下，開始說話發音有問題。 我要她開始自己爭戰， 但她不

肯。我先讓她聽江秀琴牧師的爭戰得勝之方講道，她邊聽邊哭，跟我說媽妳會不

會羨慕上帝這樣使用這牧師。因為恩這些話，讓我稍微放心，也一直支撐著我，  

因為我覺得她雖然還沒受洗也約一年多沒跟我去教會，但心裡還記得神。  

我跟自己說聽內在生活講道這些久，是考驗我根基的時候到了。 

   

 接著她到馬偕照腦波，沒發現異常。我在想是否是那天在浴室昏倒頭部撞到受

傷了，去台大新竹分院照腦部斷層掃描，也沒發現有甚麼問題。馬偕和新竹分院

醫師也都不清楚是甚麼病， 建議再觀察看看。 但她的情況越來越嚴重，我請人

發代禱信請大家代禱。接著她能發出來的音越來越少，我們先到台大新竹分院急

診室等病床住院，在急診醫生診斷下懷疑是否是癲癇。這使我想起耶穌醫治癲癇

病人的經文，當時我心一直想帶她去受洗。那時我看她痛苦流淚，已不太能發音

說話，我問她是否聖靈感動流淚她點點頭，我心裡有倚靠，因為她還記得主。 

   

 住院期間除了剛睡醒時，可以說一些簡單的話，大部分時間雖然意識還可以，   

但能發音說話的時間卻越來越少。常有一邊臉頰會不自主抽動，嘴持續幾分鐘稍

微歪一邊的現象，但未發作癲癇。醫生診斷不出病因，我繼續讓她聽聖經和 

內在生活講道，記得她聽到裡面有講到恐慌症時，她又淚流滿面。我問她是不是

她覺得有自己有恐慌症，她點點頭。但慢慢的，她開始記不得主了，我覺得我快

失去支撐的力量了。我不知道會不會失去她，當時在新竹醫院停車場停車時，我

記起恩生病前我正讀到約伯記，我跟自己說：『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

和華』。     

 

 後來，新竹醫院認為也許是精神或心理方面問題，先出院再安排轉到精神科門



診治療。 然而出院當晚在家第一次發作癲癇， 我們送她到新竹馬偕醫院住院， 

期間抽骨髓液檢查， 這時腦波檢查已出現慢波， 她的精神狀態出現了改變。 她

開始有躁動現象，我問新竹馬偕醫院的牧師，是否能安排她受洗。 他問我在哪

個教會聚會？這時我在勝利堂聚會但未參加小組，我打電話到勝利堂希望能安排

她受洗，牧師請勝利堂姐妹來看她，找負責學生事功的傳道人和她談話。但恩已

無法交談。我跟他們提到是否能趕鬼禱告，她們持續電話關心情況和代禱。 我

之前在錫安堂聚會，錫安堂姐妹來看她，幫她抹油禱告，送她兩張經文卡，我放

在恩的枕頭下。這時恩的學校導師來看她， 我才知道她是基督徒在北門聖教會

聚會，我跟她說想讓恩受洗。 她找牧師來禱告，接著星期天下午跟醫院請假， 我

們帶恩到北們聖教會受洗。 牧師問她願不願意時，她無法發音回答，只用點頭

表示。 受洗後，在車上恩突然一直說話， 雖然我們聽不懂她在說甚麼，因為

她無法正常發音， 但我們知道她很感動。 後來那天下午突然她說一句正確發音

的話：『 媽， 辛苦你了！』。 那天情況好些，我好高興，她受洗了，我的希望

又重新回來了。 

 

  但接著她躁動頻率越來越高，且出現暴力傾向， 一直要走出病房並踢床。 

好像有被害幻想症，被護士們綁在床上，開始服用癲癇藥物，也照過腹部超音波，

沒發現異常，馬偕醫院小兒科和精神科一起會診，但查不知病因。她情況持續惡

化， 我們決定先出院改到林口長庚醫院掛癲癇科看門診。 看門診時她精神狀況

不穩， 她一直處於很害怕的情緒，一直有脫序行為， 比如說要脫衣褲。 醫護

人員覺得應該是要到精神科， 但還是先安排到腦神經科住院。 因為要排病床， 

先回家等通知。 但她的精神狀態日益惡化，一直要有人看著她，她一醒來無論

是白天或半夜不是要開門就是要開窗，一直想往外衝。 我常抓不住她，我們把

家裡門窗都鎖緊了，怕她跑出去，這段時間她好像已不太認得我們，也不記得要

如何開門窗的鎖，所以還好沒跑出去。 但我們很驚惶，我覺得我快崩潰了。 

 

    錫安堂牧師 emai給我說有一位姊妹的女兒之前生病， 情況可能跟恩類似， 

她會請她來看恩。後來，兩位姊妹來我家，為恩禱告並分享其中一位姊妹女兒的

見證並告訴這是屬靈爭戰。 這位姊妹的女兒靠著他們夫妻倆不斷的爭戰禱告， 

在發病後約半年已經痊癒。 雖然不確定她女兒是否和恩病情相同， 但給我很大

的鼓勵。 另一位姊妹為她趕鬼禱告，看到有不好的靈在恩身上，她送我一瓶膏

油，要我時常為恩抹油禱告。 他們也說可以找愛修園同工幫忙趕鬼，那天他們

回去後，恩的情況有好些，晚上會自己正常的走到客廳和我們坐在一起，但也開

始無法控制自己的如廁能力。 

     

   接著，隔天早上有朋友來看她， 但朋友是其他宗教。 接近中午時， 她開始

吼叫，接著癲癇發作，我們立即送她到新竹馬偕醫院。 那天她眼神很奇怪，眼

睛一段時間往上吊。 在馬偕病房了，我想起前天姊妹的話，我偷偷附在我先生



耳邊很小聲地說：『我覺得是那是附在她身上的靈做的。』。 這時恩突然說話，

但是是一個很粗男的聲音說:『你們在說麼?』。接著恩力氣很大的扯她打點滴的

線把站立的點滴架都扯倒了。我非常驚訝，因為我覺得那不是她在說話，因為又

能正常發音但卻是男的聲音。 這時接到長庚醫院電話說有病床了，我們準備一

些東西要轉到長庚醫院， 我一邊打電話跟前天那位姊妹說:『你說的那個靈，今

天有顯出來了。』，她說不要怕:『你是有能力可透過禱告趕走牠。』   

 

  在到林口長庚醫院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如何趕鬼的事。到院問完診後，醫生要

想辦法先控制癲癇再查病因。後來先施打癲癇藥物和抽血檢查，抽血後某個指標

很高，再度抽腦脊髓液檢查， 並要開始做 24 小時腦波監控。在準備做腦波監控

貼腦波貼片時，我跟貼片護理人員提到基督教和趕鬼的事。很巧她正好是真耶穌

教會教徒。我對真耶穌教會並不陌生，在我去錫安堂聚會前，我都是聽他們的電

視講道。從電視講道中學會了說方言，她說他們有長老可以來替恩趕鬼禱告。他

們來了，用悟性禱告也用方言禱告替恩禱告，也告訴我他們每個星期天晚上在醫

院一樓神經內科門診區有佈道會，可以帶恩去聽道。 

 

 在醫院用打癲癇藥物後，恩的癲癇控制住了，但接著恩的情況從躁動變為整個

人癱瘓，並且她已也不認得人，只有兩隻眼睛睜得大大的，嘴巴可以吃東西，但

對周遭發生事情已無反應。右半側肢體常會不自主抖動，醫生說從抽血和腦脊髓

液中已驗出是一種罕見疾病—抗 NMDA受體腦炎，並說要有心理準備可能要長期

抗戰。確定病因後，醫生和我們討論接著治療方式有兩種選擇，打免疫球蛋白或

做血液透析。因為恩肢體會抖動，做血液透析較危險，醫生建議先打免疫球蛋白。  

  

 我一開始去長庚醫院時，我想禁食禱告，早餐沒有吃。 但看到女兒毫無進展， 

我每天還是憂憂愁愁的。幾天後，我想通了，這樣下去不行，既然是個屬靈爭戰， 

我的靈要剛強起來，我要按時吃飯儲備體力，開始正面迎敵，不能未戰先降。 所

以那天我第一次離開病房區，到長庚地下街吃了一碗麵，心裡很喜樂，回病房沿

路一直唱著詩歌。 那天我覺得恩開始有好一些，雖然恩對周遭事物沒有反應，

我開始放聖經和內在生活講道給恩聽。 在醫療方面，在施打一個療程的 5次免

疫球蛋白後， 恩的不自主抖動有比較好， 但意識方面依然對周遭事物毫無反應， 

四肢開始變瘦萎縮。 我不知她何時可以恢復，在這段期間，我雖失望，但不致

絕望，主耶穌一直是我的希望。  

 

 在恩住院期間，星期天晚上我都帶恩去長庚院內真耶穌教會的佈道會，常來協

助我推病床或輪椅的是一位七十多歲的阿嬤。 我覺得她好美，我驚訝於她年紀

這麼大，卻如此喜樂每星期轉好幾趟公車來這裡服事。我也帶恩去參加醫院內的

長庚禮拜堂聚會，醫護人員常擔心我帶她去，怕有緊急情況，但每次她雖然一開

始排斥去，但到了聚會處，總是能安靜的待著在這當中。另外，我記得在電視上



曾看過桃園中央教會著軍裝趕鬼醫治的介紹。 我打電話給他們，希望他們能來

替恩趕鬼禱告。 他們穿著軍裝來禱告，雖然當時恩還對周遭不太有反應，但禱

告時我覺得恩覺得身體熱起來，不想蓋被等。 

 

 後來真耶穌教會說有個三天晚上靈恩佈道會，他們可以來長庚載病人過去台北

會堂參加。 我想帶恩去參加教堂，覺得教堂裡可能神的恩賜較強， 我很感謝主

治醫生同意讓我們帶她去。 晚上當時我把她抱到輪椅上， 帶她去參加靈恩佈道

會。 抵達時，靈恩會已開始， 他們把她的輪椅推到最前面講台前，這時台上主

持人剛好講完，大家拍手歡迎演講者上台。這時我開始發現恩不一樣了，她跟著

大家一起拍手，這是她這段時間來第一次對周遭環境有反應會跟大家一起拍手。 

會後好多人跑來跟我們問候， 說會替我們代禱。 到了第三天靈恩會時，去的時

候我們抱恩坐在車子後座靠左邊位子，我坐在後座右邊， 車子到了我先下車拿

輪椅，要從有右邊抱她出來， 當我拿好輪椅再開車門時， 我發現恩已自己移動

身體到右邊位子， 我好高興， 她的身體已經有力氣可以自己移動了。  

 

   接下來她開始不斷進步，我開始教她講話，我讓她看著我的嘴教她發音， 發”

爸爸”和”耶穌”， 別的音她發得不好，但她最先學會說”耶穌”。 我好感安

慰， 因為我覺得救恩已從她口中發出來。  我慢慢教她說話和教她識字，把錫

安堂姐妹給她的兩張經文卡給她看， 我把經文卡顛倒過來拿給她看測試她， 那

時她雖看不懂字， 但她會把經文卡轉回來到正確位置。 接著我拿起來滿福寶跟

她一起念， 一邊教她練發音， 一邊教她識字， 我覺得她發音和識字的能力慢

慢的恢復了。我帶她去禮拜堂聽道時，我發現牧師講笑話時，她會笑。 但我不

知她是否已恢復對人事物的記憶? 我還是每天讓她聽聖經和內在生活講道， 有

天她在聽內在生活講道時睡著了，可能聽太久了， 睡夢中我聽見她喊『 好了好

了， 江秀琴不要再講了。』。 這時我知道了， 她的記憶會恢復的， 因為她連

牧師的名字都記起來了。  

 

  這段期間她也一直在做復健， 因為她還無法自己走路， 需要做復健怕肌肉萎

縮並訓練手腳活動， 勝利堂牧師和師母來看她時，她正在復健室做復健。 這時

手指還無法可以運用自如拿起積木， 師母替她禱告時她淚流滿面 。有天早上她

睡醒後， 突然摸著尿布問我說這是甚麼， 我說是尿布， 她說她不要穿這個， 她

要自己去上廁所。 然後我扶她下床， 她突然可以自己走路了， 接著她的身體

功能都恢復了。 但記憶方面還未完全恢復， 時空地點她會混亂， 她常以為自

己在香港也分不清白天或晚上。 她開始要看手機， 有一天我們接到她朋友媽媽

的電話說，恩送 e mail 給她的朋友說她人現在在香港做復健， 這時我們才知道

她也會用她手機打字傳 email了，醫生說她恢復得非常快。 

 

   儘管如此，她在記憶和情緒控制尚未恢復，她像小孩子一樣無法控制自己情



緒。心裡想甚麼就說出來，想做甚麼就要馬上做，無法滿足她時就脾氣暴躁地大

吼大叫， 完全不管旁人的眼光，常跟醫護人員吵架。 每天晚上睡覺會一直說夢

話， 我們想先帶她出院在家療養看看。 回家後第一天， 因為她還服用類固醇

治療， 一直會想吃東西， 要吃的東西沒有立刻送上來， 就會大發脾氣。 結果

第一天回家晚上， 整夜鬧不停， 樓下天主教鄰居第二天也上來替她禱告。 再

來幾天更嚴重， 只要不順她的意，就摔音響，電腦等等，在家太危險了。 我們

再度緊急送她回長庚醫院， 因為尚未有病床， 醫生先排她住在腦中風區， 整

晚她大吵大鬧，吵到其他病人，被移到另一間。 一個腦炎病人可以好幾天日夜

都不睡， 然後再好幾天日夜都在睡覺， 我們照顧到心力交瘁，不知她何時會好。 

   

 在做檢查後發現她血液內抗體的濃度還是相當高， 我們準備讓她做血液透析

來把這抗體洗掉。 因為做透析時，不能有躁動的現象，否則若管子脫落， 血液

流出來，會有生命的危險。 以她那時躁動到需要被護士綁在床上的情況， 做血

液透析是相當危險。第一次做血液透析時， 是排在早上， 醫生怕她會躁動， 先

幫她打了兩支鎮定劑。 但鎮定劑對她起不了作用， 她到透析室後大吵大鬧， 護

理人員靠近她， 她就踢人， 很多人過來幫忙， 但制服不了她。 我禱告但還是

沒辦法， 最後無法做，先回病房，他們下午在排一次看看能不能做。那時我趕

快打電話給真耶穌教會一位弟兄跟他說明這情況，他問下午預計做透析的時間， 

她請一位姊妹 po在他們禱告網上徵求那段時間可同步代禱者。 那姊妹說有二十

幾個人回應可同步代禱， 下午恩再去做時，沒有打鎮定劑， 她安安靜靜地在床

上一邊做透析一邊看手機， 和早上情況判若兩人，連他們透析室主任都過來說

怎麼跟早上差這麼多。 我見識到了同步代禱的功效， 醫生說要做十次透析， 我

每一次都請他們同步代禱。漸漸的那段時間我似乎學會了如何利用禱告安靜在神

面前，請聖靈去幫我處理事情。  

 

 這期間雖然弟兄姊妹的代禱使恩可以順利的進行血液透析， 然而進行多次血

液透析後，她的躁動情況並沒有明顯改善。 這使我體會到屬靈的爭戰不能單單

只靠藥物， 我知道靈性必須再度剛強起來， 我又開始整天放聖經和內在生活給

恩聽。 再度我發現當我靈開始剛強起來時， 恩的躁動情況開始有了改善。  

在這期間, 也有我們認識的耶和華見證人朋友來探訪她，台北哈利路亞教會病房

探訪時唱流行歌給恩聽和幫我們禱告，恩很喜歡。 

   

  在這當中，恩的症狀常連續幾天都不睡覺，然後一連睡好幾天， 照顧的人就

很累。因為無法像她一樣幾天不睡。 她不睡覺的時間大都會吵著要離開病房到

處逛。我記得夜裡，我推著輪椅帶她到長庚地下室逛， 夜裡地下街沒有幾個人

走著， 空蕩蕩的走廊，我和她常在那裏徘徊。 她下去上來後，沒多久，她又吵

著要下去逛，因為那時她的記憶無法記得才剛發生的事，我常整夜來回的推她輪

椅走著，也曾去跟醫護人員抱怨，為何找不出藥來讓她睡覺。記得有天夜裡推她



再往地下街走廊走著， 當時身體非常疲憊，她又在輪椅上大吵大鬧， 我受不了，

覺得不想活了，想推她一起去撞牆，從她生病來第一次有這個念頭。  就在那一

瞬間， 應該是聖靈讓我想起，就在恩生病前，我才印了一張保羅受苦事蹟貼在

我書桌前。 那時我想起了保羅所受的苦，他被石頭打， 被棍打三十九下好幾次， 

在水裡掙扎 24小時等等，然後想想我也不過不能睡覺而已，也沒甚麼。 有些教

會的人不也通霄禱告不睡覺嗎? 這時的我彷彿從地獄到了天堂， 前一刻身體疲

累通通不見了，我又開始輕快的推著她，邊走邊大聲的唱詩歌。回到病房後， 很

奇妙的， 她聽我的話乖乖的自己在床上，讓我睡了約一個多小時到天亮。 這次

經歷讓我後來讀到大衛在詩篇寫的『在乾旱疲乏無水之地，我渴想你； 我的心

切慕你。』。 我覺得我體會到這句話了，為何在乾渴無水之地，不是渴想水， 而

是渴想祂的恩典，那時祂恩典特別的甘甜。 常常我走在長庚的地下到總是哼著

詩歌，因為這使我的靈可剛強起來。 

 

   血液透析療程結束後，醫學治療已告一段落了。這時她的記憶和躁動情況和

先前比起來雖已經好很多，但離正常人的情況還有一些距離，但看似一小段距離  

卻不知需要多久才能恢復， 她必須恢復才有辦法過正常的生活。醫生說不知何

時會完全恢復，我又陷入無助的情況，但這時神藉著參加聚會，別人為我們禱告

時，告訴我耶穌醫治人時大部分耶穌會對人說你的信救了你，而不是說我救了

你。 

 

我查了聖經相關經文   

 

有人用褥子抬一個癱子到耶穌跟前來。耶穌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小子，

放心吧！你的罪赦了。」 

耶穌對患了十二年的血漏的女人說：「女兒，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吧！」」 

耶穌對瞎子說：「照你們的信給你們成全了吧。」 

耶穌對管會堂的耶穌對：「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兒就必得救。」 

耶穌對瞎子巴底買說：「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 

耶穌對十個長大痲瘋的一個說：「起來，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 」 

耶穌對那抹香膏的女人說：「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回去吧！」 

   

 這時我明白了，要救我的女兒要靠我的信心，我的信心到哪裡，她的恢復程度

就到哪裡。但我的信心常常起起伏伏的，要如何建立信心，所以我開始把握每個

機會，真耶穌教會星期天晚上的佈道會，講員總是講醫治的見證，每次聽完後信

心大增，我會推著恩去聽。 長庚醫院內禮拜堂講道， 我也盡量推她去， 有一

些教會弟兄姊妹來病房禱告， 每次禱告我聽到〝信心〞總是被震撼， 每次讀到

相關經文時，這個”信”字總是跳出來。然後我知道不同教會裡的弟兄姊妹也在

不斷替我們禱告。我的信心一點一滴的建立起來， 我覺得我信心的城越建越高，



恩的病也越來越好。  

   

  2014年 4月的復活節，恩可以跟我到竹北體育館參加復活節敬拜，這時她痊

癒並已復學。 

   

    

  這次經歷，我感謝許多教會和弟兄姊妹的代禱和幫忙，雖然我上面提到的一些

教會，彼此在教義上或許有些爭論， 我以前也曾困惑過。 但我後來覺得只要教

會有這兩個特質：『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上帝。』， 『要愛人

如己。 』，就都是一家人。 

  

  最後，我要感謝林口長庚醫院的醫療團隊，能診斷出病因和提供相關專業醫療。

我也感謝台大新竹分院和新竹馬偕醫院，雖然未能確定病因，但我想這一切都是

神的旨意，讓我深刻的記得這些經歷， 也希望這些經歷可成為別人的祝福。我

也要感謝我的同事和朋友，在這段時間給我的幫忙和鼓勵，使我可以撐過來。我

希望這次經歷能和病痛中的人分享經驗，也時刻提醒我要更深更深的倚靠神。 

 

 

 

 

 


